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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跟日本戲劇的邂逅 ， 是偶然的事……那是發生在我留學
日本第二年的事 。

我在 1999 年 10 月 16 日出發往日本留學 ， 當時對日本的表
演的認知還只限在流行歌手安室奈美惠在舞台上的勁歌熱
舞 ， 或黑澤明電影 《 亂 》、《 影武者 》 中某些表演者帶有
日本傳統表演的演繹 ， 除此之外 ， 當時我對日本的表演或
戲劇沒有任何概念 。 直至無心插柳進入了之後的母校日本
大學藝術學部作一年的旁聽生期間 ， 基於我曾在中學的劇
社及香港理工大學的戲劇學會參演了好幾部製作 ， 對表演
很有興趣 ， 所以選讀了演劇學科講師主講的 「 演技論 」。

之後受到這位日後的恩師藤崎周平老師的邀請 ， 讓我這個
當時還只是旁聽生的外國留學生可以跟四年級的前輩們一
起上演技實習課 ， 並觀摩他們的畢業製作排練 。 在此之
前 ， 我所認知的日本人都是較含蓄及內斂 ， 或是把反應以
漫畫式的誇張手法表達出來 ， 所以當我第一次親身接觸日
本戲劇活動的時候 ， 看見那些大約二十歲左右的日本年輕
人在戲劇課堂上的 「 真性情 」， 發現他們原來不只於此 ，
可以有很多情感變化 ， 也可以很放 、 很大膽 ， 相比起我所
認識的日本朋友或日本人有很大的反差；與那些香港表演
者比較起來 ， 即是那些平時已經很挑皮及外向 ， 被說成好
像天生已很適合當表演的人很不同 ， 日本人正正跟他們相
反 ， 可是從中我看到很多很厲害的演員及表演 。 這是令我
一直追求探索日本戲劇及表演的原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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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時被問到：「 你覺得日本戲劇與香港戲劇有甚麼不同？」

首先 ， 每個作品都有其獨特之處 ， 很難以這個作前提來
比較 。 但以我曾以不同身份參與雙方不同的製作的經驗來
說 ， 日本方面很重視所有已設計好的創作或設定好的程
序 ， 演出不會爆肚 、 台詞不會即興 ， 會將劇本內的每一句
台詞的每一個字及標點符號都準確地表達出來 。 另外 ， 應
該是專注力及尊重度的分別吧 。 日本人在排練時或演出前
高度專注 ， 不會在等候出場時 「 玩 」， 對劇場及排練室有
一種神聖的看待 ， 所以當傳統表演的演員在進入劇場門口
時 ， 也會在神壇前鞠躬以示尊重 。

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， 當我在東京一個劇團當製作及前台
時 ， 每天也會在觀眾席看演出 ， 而當時演出的劇目是三島
由紀夫的劇作 《 黑蜥蜴 》， 男女主角分別是千葉哲也與前
「 寶塚歌劇團 」 明星麻実れい（ 麻實玲 ）。 那晚我發覺麻
實小姐的台位及動作與平時有輕微不同 ， 由於我已連續看
了二十多場 ， 所以我非常容易察覺舞台上的變化或異樣 。
臨完場前一場戲 ， 她本來就是坐在地上說台詞 ， 那時她利
用另一位演員在說台詞的瞬間 ， 突然把頭轉向後並用手掩
嘴 ， 那刻我察覺到她在嘔吐 。 然後在臨完場前 ， 她跟男主
角對峙 ， 我看見她似虛脫了一樣 ， 她撐不住了 ， 她站不穩
腳差點倒下 ， 但男主角以 「 角色 」 身份把她扶著 。 完場後
才得知她早一天已十分不適 ， 但這天也在服藥及注射後勉
強來演出 ， 這是我真正見識到何謂專業及敬業樂業 。 結果
第二天她如常來演出 ， 亦不覺有異樣 。《 黑蜥蜴 》 演出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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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足三小時 ， 並持續上演一個月約三十場演出 ， 而她飾演
主角黑蜥蜴 ， 從開幕後一直出場至謝幕 ， 加上有極大量對
白及獨白 ， 這可想像到她的意志力是如何強大 。

2020 年疫情期間 ， 我幸運地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
學系的哲學碩士研究課程 ， 令我能全心專注進行日本戲劇
在香港的歷史及發展研究 ， 也造就了本書能在日後出版 。
在此特別感謝我的教授吳偉明博士的指導及照顧 ， 多年前
得到他的鼓勵才令我決心出版本書 。

本書的研究時期由 1980 年至 2026 年初為止 ， 內容根據上
述論文為藍圖而發展出來 ， 加上疫情之後的香港日本戲劇
歷史的補充 。 疫情期間 ， 全球的實體戲劇活動被迫停止 ，
但香港與日本的戲劇交流 ， 尚有透過網絡視像進行的交流
會及工作坊 。 然而 ， 我始終認為 ，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及
溝通始終在面對面時最珍貴 、 最具價值而不可被科技所取
替 。 這正如劇場一樣 ， 錄影或直播的節目只是另一個媒
體 ， 現場觀看及感受作品 ， 才是劇場 。 所以 ， 香港以往
能上演多部日本戲劇作品實在難得 ， 當中包括日本重量級
舞台導演蜷川幸雄的作品曾三度來港；日本傳統表演的歌
舞伎及能劇曾在本地上演 ， 雖然只以折子戲形式來港 ， 亦
未能於香港呈現日本傳統表演的原本舞台設計 ， 但也足以
令香港觀眾感受到這些日本藝術的純粹及呼吸 。

劇場是即時的藝術 ， 即使科技及資訊如何發達 ， 今天能
親眼欣賞日本戲劇仍是很寶貴的事 。 日本戲劇始終在香港
來說比較罕見 ， 而很多香港人也喜歡日本文化及電影 ， 所
以日本戲劇絕對值得被更廣泛地引介至香港 。 期盼今後有
更多不同形式的具水準作品來港演出 ， 或被翻譯成廣東話
上演 。

感激我的家人一直對我的鼓勵及支持 ， 讓我這些年來能一
直堅持在自己的路上 ， 累積了我在日本及香港戲劇界之間
學習和工作的經驗及見聞 ， 最後能出版成書跟大家分享 。

感謝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 、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 （ 香港
分會 ） 編輯團隊的協助 ， 以及茹國烈先生和陳國慧女士一
直以來的支持 。 沒有以上單位及人物 ， 便沒有這本書的出
現 。 感激接受訪問的十七位日本及香港的戲劇工作者 ， 提
升了本書的內涵及可信性 。 謝謝替我寫序的四位老師和前
輩 ， 感恩有你們的栽培和信任 。

最後想分享我剛到日本留學時經常被問及的問題 。 那時候
不時有人問我：「 你為甚麼來日本？」 我經常這樣回答：
「 或許我從前在這地方留下了一些東西 ， 現在為了尋找它
而回來吧 。」 或許 ， 這本書便是那東西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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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敬已故古天農先生

2004 年筆者尚在日本大學藝術學部就讀三年級的時
候 ， 中英劇團剛好在東京上演 《 留守太平間 》。 那
天演出開始前 ， 我在劇場大堂看見古先生 ， 於是自
告奮勇上前自我介紹 。 接著 ， 他邀請我參加當晚的
慶功宴 。 這是接通我日後跟香港與日本戲劇交流的
第一步 ， 也可說是命運的邂逅 。 及後得到古先生的
介紹而認識香港戲劇界的人物 ， 擴闊了我的人脈及
戲劇圈子 。 本書稍後亦有介紹 ， 古天農先生對引介
日本戲劇到香港 ， 及促進港日戲劇交流貢獻良多 ，
在此衷心鞠躬致謝 。

筆者（後排左一）於日本大學藝術學部演劇學科的首個演出《天使が通る》
（《天使經過》）（攝於2003年4月，照片由筆者提供）


